智能机器人

宝鸡市陈仓区虢镇小学六年级（4）班

2075年，全球智能机器人的数量接近于人类的半数，在大街小巷、工厂田野都随处可见。交警大队不但管理太阳能车的行驶停泊，还管理各类智能机器人的出行。大多数智能机器人都有其特定功能，他们出行也都有其目的性，但智能机器人毕竟拥有独立的仿生大脑，不排除会去一些不该去的地方，做一些超出他们分内的事。所以，严格规范和监督机器人行走路线，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节外生枝，让这个世界更有秩序。

“你好，华腾 AB !”戴着一双洁白手套的中年交警威严地向阿芳敬了一个礼，“请出示你的出行证。”

这年代，每个外出的智能机器人必须随身携带出行证，相当于太阳能车驾驶员要随身携带行驶证，以证明智能机器人是合法注册过的，而非黑“人”黑户。

阿芳穿着一件月白色的短袖家政服，路着一双黑色软底布鞋，从宽松的裤兜里掏出一个蓝色小本子，恭恭敬敬地递给交警。因万家政型智能机器人重在为人类服务，讲究吃苦精神，所以厂家没有给他们设计感觉系统，阿芳大冬天不会感觉到寒冷，一年四季都穿这身单薄的工装。

中年交警翻开小本子看了一眼说：“你出行证上的‘出行范围’一栏写得清清楚楚：通往西安市集市、超市、商店、商场的路线。你为什么要去书店？如果你没有认真看过你的出行证，那么，你的主人在给你报户时，交警队给你的仿生大脑里下载过出行导航图，你应该知道导航图里没有书店吧？”

阿芳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

中年交警鼻梁上的警用智能眼镜记录下了阿芳违章出行的确切时间。一阵嘧啦声响后，从眼镜片侧面规整的小缝隙里，缓缓吐出一张小小的罚款单。“半个月内，”中年交警威严地说，“让你的主人来市交警队交一百元格陵兰岛币罚金。”

从2050年起，联合国搬迁至格陵兰岛，就在岛上成立了一个格陵兰岛银行，发行格陵兰岛币，成为世界各国的统一货币。从那以后，人民币、美元、欧元等这些货币，只能在钱币博物馆见到。

阿芳可不想因此给主人带来经济负担，她向中年交警解释自己只是想为小主人买一本书，下不为例，请求撤销罚款。她的声音和谒敦厚，是计算机模拟合成的中年妇女嗓音。中年交警板着脸，不为所动，让阿芳一度怀疑这个一脸僵硬的人类警察也和她一样，是一个没有表情的智能机器人。

夫子是小学生黄鹤轩的智能机器人家庭教师，型号为华腾A1,专为黄鹤轩补习文化知识。 A 代表生活服务类机器人， J 是“教”的拼音声母，代表家庭教师。寒假，夫子给黄鹤轩列了一份学习计划，其中之一是每天清晨起床后背诵一首唐诗。可是，现在都九点半了，黄鹤轩还赖在床上不起，夫子怎么能不生气？

“黄鹤轩！”夫子第五次走到小主人的卧室门口喊，“如果你再不起床，我就要用戒尺打了。”夫子虽然是方头平脸的智能机器人，却头戴一顶青色高冠，身穿一袭灰色轻袍，腰系一条蓝色绶带，颇有古代大儒大雅之风。二十一世纪中后期，智能机器人家庭教师，已非常普遍地走进了家庭，有同步补课型的、有奥数解惑型的、有知识拓展型的……黄鹤轩的爸爸黄梁龙，觉得儿子越来越不爱学习，超级难管，于是买了一个厉害的古代私塾型智能机器人家庭教师，希望能管住懒惰任性的儿子。

华腾 AJ 的配件除了两个电池、两身衣冠外，还有两把折扇、两把戒尺。夫子平时有事没事都爱手摇折扇，脚踱八字步，一副悠闲自在的模样。这会儿，他却被小主人黄鹤轩气得扔掉了折扇，风度尽失。对于戒尺，夫子也只是说说，吓唬吓唬黄鹤轩而已，因为黄鹤轩的妈妈柳观青交代过，任何时候都不能用戒尺打她的儿子。

门“咣”的一声拉开，一个十岁左右、蓬头垢面的男孩走了出来。消瘦的脸上满是冷漠，双颊凹陷；上扬的眉毛透着桀骜不驯，但眉毛下隐藏着的双眼却显得忧郁、怯弱；牙齿乱石般参差不齐，即使一嘴闪闪发光的金属牙套也纠正不了那种混乱。“讨不讨厌啊？”黄鹤轩尖声叫道，“好不容易放了寒假，可以睡睡懒觉了，你一大早就喊个不停！”“古人云，闻鸡起舞。”夫子摇头晃脑地说，“太阳都一尺高了，你还不起床吗？”“我没有听见鸡叫，”黄鹤轩一边朝餐厅走，一边打着长长的哈欠说，“一大早只听见你叫。”

“古人云，”夫子又说，“韶华不再，吾辈须当惜阴；日月其除，志士正宜待旦……”

“打住！打住！”黄鹤轩不耐烦地一挥手说，“你再说下去，我就要回床上继续睡觉了。”夫子立刻闭上了嘴，他知道，这个小主人娇宠任性，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那好，”夫子拿出一本书，跟进餐厅，坐在他身旁，“昨天我们学习了李白的《渡荆门送别》，今天我们来学习他的《赠汪伦》……”

“慢慢慢！”黄鹤轩扬起眉毛，叫了起来，“夫子！我还没吃饭呢，就开始背诗？你想虐待我啊？”

“叫我先生！”夫子瞪着不知什么材料制作的眼珠子说。

虽然夫子这类机器人的塑料脸庞是僵硬的，没有表情，但是眼珠子可以根据情绪而变大变小，四下转动。他把眼睛瞪大，表示很生气。

“你不是说过，”黄鹤轩问，“夫子的意思就是先生和老师吗？”

“对，夫子有这个意思。”夫子咬文嚼字，“可是在这儿，夫子是你爸爸给我起的名字，你直呼我的名字，是对师长大大的不敬…….”

“阿芳！阿芳！”黄鹤轩知道夫子一讲起道理，可以之乎者也一天，便果断地喊起了他的智能机器人保姆，“我饿了！把饭端上来！”

“阿芳八点就出门买菜去了。”夫子说，“她出门前让我告诉你，早餐在保温柜里。”

“那你还不告诉我？”黄鹤轩瞪着夫子嚷，“让我背诗，想饿死我啊？”

“古人起床都是先背完书才吃饭的。”夫子说。

“别说了！”黄鹤轩喊，“赶快把早餐给我端来！”“什么？”夫子大叫，“让先生给你端饭？你有没有礼貌？”“不端就不端，”黄鹤轩从餐桌旁站起身，走向保温柜，“那么大声干吗？”黄鹤轩从保温柜里端出一个大托盘，里面有七个精致小碗，分别盛着番茄沙拉、燕麦薄饼、榴莲切块、黄豆浓浆、小炒菌丝、红米稀饭、蜂王浆汤。“又是这些！”黄鹤轩把大托盘又塞回保温柜，甩上柜门，“每天早晨都吃这老七样？阿芳除了这七样，就不会做些别的吗？”

“谁在说我坏话啊？”阿芳挎着菜篮子走进了客厅。

黄鹤轩拿出一些从超市买的袋装食品，撕开后边吃边说：“你能不能做点儿可口的早餐？那榴莲切块能把人臭死！那红米稀饭一点儿味道都没有，我根本就咽不下去……”

“榴莲含有多种维生素，营养丰富。”阿芳一边把蔬菜往冰柜里放，一边说，“红米含有丰富的淀粉和植物蛋白质，可补充消耗的体力，还含铁质，能补血。这七种小食品是我从网上的营养专家那儿学到的，你爸爸妈妈都夸过我，你却来批评我！”

“大人们觉得有营养的食物，为什么都那么难吃？”黄鹤轩坐在餐桌旁，津津有味地咀嚼着一根麻辣豆腐卷。阿芳一把抢过黄鹤轩手里的食品袋，叫道：“不能吃这些垃圾食品！如果你实在不想吃这七样，我可以给你另做。”

黄鹤轩无可奈何地望着阿芳把“垃圾食品”扔进了垃圾篓。阿芳圆头细目，一脸慈祥的僵硬表情，看似温顺，发起飚却和夫子一样严厉。大多数智能机器人都有固定职责，为了最大程度地完成说明书上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他们不惜得罪主人或者小主人。黄鹤轩四岁时，有一次阿芳给他洗澡，他不想洗，阿芳便把他按在床上，

三下五除二就扒光了他的衣服，扛进浴室，按进了浴缸里。

阿芳钻进厨房，打开太阳能灶，给黄鹤轩熬了一碗九味粥。这种粥不但味道好，营养也丰富，挑食的小主人比较喜欢吃。

“你给我买漫画书了吗？”黄鹤轩手里的勺子正冒着九味粥的腾腾热气。

阿芳把她不但没给黄鹤轩买到漫画书，还由于走了不该走的路线被交警罚了一百格陵兰岛币的事讲给黄鹤轩听。然而，黄鹤轩没有丝毫同情，他只想着自己的漫画书。“咣当”一声，黄鹤轩把勺于扔在了餐桌上，立起身说：“不吃了！你没给我买漫画书，我也不吃你做的饭！”

“你……”阿芳气得鼓起了眼睛，“你不吃，我给你往嘴里灌。”“你敢？”黄鹤轩后退了两步，“我告我妈妈！”

阿芳最终没有这么做，小时候，黄鹤轩不吃饭或者不好好吃菜时，她这么硬来过，也一度把小黄鹤轩治得一愣一愣的。但现在他已上四年级了，自尊心强，爱面子，女主人柳观青三番五次告诫过她，这种方法不能再用。阿芳的仿生大脑迅速转动着，搜索引擎寻找着大脑数据库里最佳的对付办法，却没有一个满意的。人类面对挑食的孩子都束手无策，阿芳又是通过机器学习来实现自己目标的，至今，她没有学习到人类提供的好方法。

黄鹤轩趁阿芳愣在原地的当儿，跑回卧室，锁上了门。他讨厌阿芳和夫子，他们让他感觉自己随时处于被监视状态。虽然他潜意识里也知道两个机器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好，但他们冷冰冰的没有情感，只有规则，一个只知道让他吃好穿好，另一个只知道让他不停地学习，令他反感之极，难以忍受。

窗外，是一个由池塘、曲廊、幽林、小径构成的后花园。岸边的梅树傲然而立，一串串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儿迎风招展，在酷寒中酝酿着一个个醉人的微笑。黄鹤轩家的二层小楼临水而建，依林而踞，外看雕梁画栋，进屋装饰华丽。二十一世纪中后期，像黄家这样的中产阶级家庭，都有这么一座风格迥异、颇具景观的深宅大院。而且，都有像阿芳和夫子这样的智能机器人保姆和智能机器人家庭教师。智能时代的深人，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被智能机器人原谅我只是智能机器。盛飞鹤很晚回家，要么回家了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和自己的孩子交流，在孩子成长和教育这一块儿，大人们严重依赖智能机器人。黄鹤轩这一代孩子，被媒体称为“机器人带大的一代”。

门缝里，传来了夫子和阿芳的争吵声。

“你咋这么没文化？明知违章出行会被交警罚款，还这么做？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以后不能光钻在厨房里，要读读书，明白一些事理。”

“是啊，是啊，古人说行万里路，你们华腾 AJ 的出行证上显示，你们的出行范围只能在家里，不能离开家寸步。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有多少知识啊？”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那好，我问你，今天的青椒什么价？”“这…

虽然已经进入高科技的智能时代，但孩子们普遍换上亲情失落综合症，希望家人们还是要抽出多时间陪伴孩子，还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
